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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季节轮回中的野花
伴着银色山峰上的积雪
我永远巍峨的青青群山
在大地上恢弘游动

伴着清澈小溪
永不停歇的歌声
伴着轻盈小鸟
纯美无暇的心灵
我永远巍峨的青青群山
在大地上无声游动

让星群似的畜群
散牧在山麓的雾霭中
让你主人的魂魄
高扬在险峻的危崖上
我永远巍峨的青青群山
在大地上长征般游动

高举星辉的碧色天穹
怀抱圣洁的绿色世界
离得愈远愈变得清晰
分得越久越让人心仪
哦，我祖国庄严的气概
和谐的群山寂静地游动

游动的群山
□刘长庆

美丽的陈巴尔虎，我神往已久！
几年前，曾多次前往一个叫莫

拐的农场以外的地方。莫拐农场
以西形同稀树草原的大片自然风
景区，既是牙克石市与陈巴尔虎旗
行政区域的界点，也是大兴安岭山
脉向呼伦贝尔草原地貌相形的过
渡带。时值深秋，那一季的森林呈
现出文字无法形容的纯黄，吸足了
夏季水分的白桦树干，一棵挨紧一
棵，娇嫩得就像登上丛林大合唱舞
台的身着黄裙子的初中女孩，白筒
袜紧勒着纤细的长腿，蹁跹而弹性
地呼应着漫山的秋歌纵情摇曳，最
伟大的画家用最昂贵的颜料，也无
法调和勾勒出深秋大兴安岭如此
绚烂的画面。悠悠野云，宛若炸群
的白羊，铺天盖地，从陈巴尔虎草
原的天空滚滚而来，悬隔天地的气
势，瞬间能给人照成最眩惑的视觉
错觉，仿佛脚下的陆地板块隆重地
向前漂移，一座座与主体山脉略呈
分离状的山峁，犹如一艘艘在大海
中劈波斩浪的方舟，势不可挡地拥
入那一派风吹草低的浩瀚。身未
动，心已远。那种最直接的向往和
冲动所至的，就是让我由此豁然开
朗地明白蒙古族缘何走下高高的
兴安岭，走向草原。

那年冬，陈巴尔虎草原，沸腾的
冬季那达慕开幕式结束后，草原重归
宁静。中国作家采风团继续前往一
处牧民点采风，车队在雪地抛锚，其
中两辆越野车往返输送采风团成
员。等待中，经不住劲风扑打车窗玻
璃时发出的呼麦般亦远亦近的梵音，
更沉醉于从车窗透过来的紫霞诱惑，
我一个人悄然走下车子，顶着零下四
十三度的酷寒，呼吸着冻彻肺腑的清
冽，直面紫气氤氲的天边草原。那一
刻舒坦极了，地平线以上，傍晚的天
际色彩斑斓，宛若蒙古族女孩的脸颊
在隆冬时节里特有的绯红，粉饰得光
彩照人，靓丽矜持。犹如天马行空时
叠合踩踏过的层层云朵，与雪野上被
旋风拧成的漫无边际的云字卷，对镜
相照般地交相辉映，反衬出类似毡
包、服饰、图腾上刻意表达出的圆融
曲线，甚至能让人就此对蒙古文字的
结构萌生出了抽象的象形感。此前，
无论是攀登海拔超千的巅顶还是依
附于海霞泛滥的船栏，我从未将目光
放眼到如此旷达空灵的境界，也只有
伫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天空之下，

才能切身地醒悟到宇宙之大，没有极
限，压抑得人若尘埃；幕光之远，天地
通融，弥合到润物无声。

草原，幽深，寥廓，冬季的草原更
如凝固的大海，千里冰封，一尘不
染。伞兵靴费力地剁开厚硬的雪层，
漫无目的的歘歘向前踯躅，自觉离开
车队很远，实则不足百米之遥。宁静
的陈巴尔虎大地，除了一望无际的空
白，没有任何东西能给视野一个落点
的参照。不断升腾的冰凌花形成了
漫天的雪霾，遮蔽着不甘垂坠的日
晕，像湮灭前喷迸出的最后一杆子腔
血，好一番宣泄铺张。弥漫于大气中
的每一颗晶莹的微粒仿佛都被祭火
节的火舌呵舔，到处熏染出天堂般的
熔金火焰；逆光的草原顿时烘托起千
百万条绸缎般轻薄的哈达。

刚刚饕餮过肥美的手把肉，脸颊
已然被冻得泛出了膻兮兮的雪原红，
我知道我呆滞的神志还没完全从祭
火节冲天的气势中挣脱出来，却要被
眼前这勾魂的全画幅彻底迷倒！就
在白天，确切地说是几小时前，我看
见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草原上的人们，
像领受了蒙古族大汗振臂一呼，在那
个叫白音哈达的地方，飓风形成般神
速地集合。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高纬度之上，低温度之下的人们的衣
着如此华丽。巴尔虎民族服饰多以
绛红、深紫、藏蓝、碧绿为主基调，不
知女装的风格和色彩是否标示年龄
段特有的其他含义，但多是羔绒长罩
袍，勒边小坎肩，紧束蛮腰带，细臂箭
袖口，搭配上各种裘皮帽，款式纷繁
的长筒雪地靴，道不尽这一匝匝草原
花朵绽放时洋溢的鲜艳与妩媚。当
然，最吸引人目光的还是马背上那些
身着征袍皮氅的强悍巴尔虎猛士，骑
手和各项竞技的赛手们气质沉稳，刚
毅豪迈，目光深邃无眷顾，——那是
在中国北方游猎民族史和中华民族
反侵略史上谱写出璀璨荣光和无比
骄傲的巴尔虎兵丁最具传统的精神
内在！我还伺机远相近瞻了最纯种
的蒙古马。它们看似那般的谦逊，静
默。附着于鬃毛之上的凛凛严霜，能
让人猜测出它们此番前来蹚过了几
多溪流冲割过的深雪窠，各自一路奔
赴的远近艰辛。血统纯正的蒙古马
额头宽阔，毵鬃盖眼，长躯矮腿，腰直
尻斜，甚至连飞节的曲度，蹄型蹄质，
还有那仅靠粗饲料就能凸现的一身
硬膘，不奔跑就呈水平状的憨实短
颈，处处都能彰显出这一具有独立起
源的古老马种的坚韧特性。会场一
侧等待检阅的蒙古马不但数量众多，

还按其复杂的毛色骝斑排列出了威
仪的阵容，令我目不暇接。除了呼
伦贝尔，没有哪一片草原能养育出
如此巨大漂亮的双峰驼。双峰驼金
灿灿的皮绒厚重雍腴，胸毛盈尺，极
强的耐寒力让它们在彻骨的冰雪里
亦能从容地咀嚼，开阔的鼻翼烟囱
般地喷薄出热烈的气息，夹带着干
草沫的涩香，不断地把周边蒸腾弥
漫得烟雾缭绕。

巴尔虎兵丁的子孙们，挺举着象
征草原五畜兴旺的“马”“牛”“羊”

“驼”“鹿”的各色彩旗，与那些祭祀的
神器一起，在呼啸的寒风揪扯中傲立
招展。最为震撼和壮观的一刻，是圣
火被环绕的骑手用火把点燃的刹
那。铁蹄掀起的白毛风把这一切即
刻幻化成了历史的冷风景，豪迈的骑
手高举金樽，于烈焰旁纵马高歌，唱
颂着长生天，祷告着腾格里！牧民们
星辰崇日般地翩翩起舞，祈福草原，
这就是沸腾的呼伦贝尔大地。

越野车再次回返接人，仅仅离群
不足百步，却颇有孤悬之感。一经呼
唤，立刻应声转身，再回首，自作多情
地细数着留在无垠雪原上的那一行
犹如阿姆斯特朗留给月亮的足迹，甚
感已然失态至极。

在这片凛冽的雪原之上，人的意
念若有足够的博大，你就会放眼与地
平线同步延伸，即刻就能眺望到举展
于大地尽头的乌鬃苏鲁锭；心随马蹄
飞去，触手就可以触摸那飘忽于苍穹
隆顶的九尾白纛，就会领略蒙古族先
祖雄心的助燃，那是一种不仅仅升华
于所谓的精神感召或耽溺在民俗风
情层面的给予，好在就在今天，早已
渡过了不惑之河的我总算领受了醍
醐灌顶。庆幸曾经来过这片尚未遭
遇过渡开发污染的原生态草原，在陈
巴尔虎与依然秉承民族魂魄的蒙古
族同胞一起，骄傲地迎接了那一场草
原圣火的洗礼。即便日后孤行于满
眼黄沙，心中也有绿茵荡漾！我就会
把命运强加的，无奈屈从的，潮流误
导的，个性使然的，等等导致的一切
灾难和重创，以及个体和作为个体将
要参与的所有的人类社会的责任承
袭，全当是过客擦肩，义无反顾。也
可就此堪当一个手持套马杆的汉子，
站在烈烈风中。

凛冽的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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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兴

天苍苍兮四蹄影飞，野茫茫兮千里
风追。夫蒙古马者，体不及赤兔，速可
比乌骓。挟百岔铁蹄之气，踏乌珠穆沁
之翠；聚草原之精神，赖牧民之宠贵。
无娇生惯养之习，有雨沐霜戾之威。畜
中英雄胆，马上男儿美；风吹草低处，春
归马识味。人醉马奶酒无愁，琴肖马头
歌有泪。噫！千古英雄风流天下走，一
代天骄蒙古马上归。

若夫天降精灵于斯马，地附仙气于
此骏。春夏秋冬荡起百仞扬尘，风花雪
月展开万马跃景。身兼英武之雄，魂嵌
汗血之印。似无魁梧之格，却有民族之
魂。啼奋可显万里之勇，力拔能逞千斤
之钧。栉风沐雨炼就铁骨一身，餐雪宿
露胜过野营千军。吁！草原中养出玉
花云骢，马背上驮起民族盛群。

若夫目似曜星，鬃如火焰；蹄可腾

光，尾能垂帘。所以忠勇而从，剽悍而
站。有北土之严寒，罄西域而沥胆。暨
洒血以踏漠，或逾远而涉险。闻《万马
奔腾》曲如滔滔之水，咏《江格尔》史诗
若煌煌之鉴。曾列装骑兵而驱日寇，又
滋养牧民而品香甜。骏马天生爱草原，
英雄自古多勇敢。盖驭风之淑姿，实陷
阵之利剑。故能战时冲锋，盛世散淡；
与人和睦，与畜撝谦。嗟夫！跨九州而
发其力，驰全球而息其酣。

诗曰：
万里草原千里风，鞭挥群骥意相融。
好依碧野能丰骨，曾有天骄敢挽弓。
放牧敖包堪伴侣，驱魔铁骑逞英雄。
白龙自喜征鞍急，劳苦精神尽大忠。

蒙古马颂

□陈珍

社区的秧歌队锣鼓喧天，唢呐、礼
炮齐鸣。鼓子队、高跷队、歌舞队，旱
船、龙灯，抬搁、脑搁，一排排推进……

“天泰地泰三阳泰，一班子秧歌往
上排。这一班秧歌……”一个中年的领
场子的汉子在熟练的“封工职”。这浑
厚而亲切，似曾相识的演唱，一下子将
我拉回到十五年前的回忆里：大后山秧
歌领袖，“好唱家”渊恒大叔的音容笑
貌，和他的秧歌就历历如在目前。

渊恒叔，贵姓李。人送绰号秧歌
“好唱家”。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八仙
日、食指日尚见他带领秧歌队随了众人
转村入户办秧歌——是年正月，我陪朋
友到大后山深处一个叫毛忽洞的偏僻
小村作民歌采风。“好唱家”正是这村的
人。只见他一袭黑衣，中式棉袄，扎着
裤脚带子的大裆棉裤整齐利索。一副
庄户人的黑憨脸庞，慈眉善目。嗓音
洪亮，字正腔圆，调韵动听。只是腰、
腿有些不力，自有孙女凤莲给搬着小
凳子——“这一班秧歌该谁唱……”他
正有板有眼地给秧歌队封工职，安排
着表演顺序。

我们打开了摄像机，可渊恒叔因刚
刚办秧歌多喝了两盅，有点酒高，记不
得词了。孙女说：“唱吧，唱着唱着就想
起来了。”果然，老人先哼曲调，哼着，词
也就出来了：“笙管竽瑟一片通，一班子
秧歌来参神。一保年来风雨顺，二保全
村得太平。”咚咚咿咚，咚——一边还做
了个打击乐手势。于是，“……旺火不
旺多加点柴，我把东家请出了，请你也
不为别的事，给你送将两个元宝来。”一
曲接一曲，唱满了办秧歌的全过程。

渊恒叔说他唱秧歌也是“天生一
半，学一半。”他学唱秧歌的掌故比比皆
是，随手可拾。一为勤学：十二三岁当
小长工。冬闲，日日背捆柴到四五里外

的老师傅家学唱。那时没有录音设备，
他不识字，也无笔录条件，全靠肚记（其
实是脑子记）。一辈子痴心积累，整个
办秧歌过程，以及众多的唱词和秧歌曲
子都能随口唱出，而且看到什么就能唱
出什么。二为苦练：传说年轻时起山
药，他挖，其母拾。挖一窝就唱一曲，一
天还能起一亩山药。这虽有点夸张，但
曲子之多确也是实。三为酷好：旧时被
土匪绑票，他无钱买命，只好被绑在枯
树桩上等死。情知难逃活命，索性放得
开了——再过二十年还要唱秧歌！临
死也闹个乐活鬼。于是，扯开嗓子大
唱：“恨一声，慑破英雄胆；爱一声，弹碎
美人心。再一声啊唱出去，雄山阖首呈
笑容，秀水作和声……”。一曲未了，正
好被一女匪首听到：“这小子好唱家！
难为这副好嗓口儿”。抬手丢过一梭子
驳壳枪，且丢过一句匪话：“命大，便扯
呼啦（逃跑）！”丧魂失魄里，他双膀一颤
顿觉浑身一松。咕咚，提在嗓子眼儿的
那颗心这才落下，惊悸地照眼一阅，绑
绳已是寸断……终逃得一命，且获得个

“好唱家”的殊荣。
全国解放，社会新生。秧歌人也得

到新生。渊恒叔给我们说着，也给我们
唱着。“一绣一只船，绣在江海岸……”
唱着当家做主，过上好光景。

“荞麦开花顶顶白，明年正月早早
来。”我们走出老远了，渊恒叔还在大门
口手一划，脚一顿唱着秧歌送我们。

……
此后经年，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山高路遥。再未得到渊恒叔的音讯。
想是这位秧歌“好唱家”早已作古，可他
的秧歌肯定流传下来了，也许嫡传，也
许外传。

秧歌“好唱家”
□田夫

正月初八职工们都上班了，但农
民都闲着，农民的年还远远没有过
完。这不，鞭炮声刚消停点，锣鼓声又
响起了。太阳还没冒红，邻村二组就
有动静了。老秦就把刚点着的烟掐
灭，说：“快放桌子吧。”好在，老婆已把
饭做中。平常老婆都不会晚起，何况
今天。

吃饭的时候，锣鼓声似乎更急
了。老婆往嘴里扒拉饭就有点匆
忙。往实了说老秦也没往日那么淡
定。但他还是反过来劝说老婆：“甭
用那么忙，秧歌队得过一会进村。他
们敲锣打鼓是招呼人呢，还得化妆，
绑高跷腿子……”老婆停下嘴，说：

“你忘了前年了？”
前年，也是正月初八。是五组的

会先进的村。头一天晚上老秦在别人
家打麻将，你说一点刺激不带那是骗
人。不过真不大。按照老秦的话说也
就是“支眼棍儿”。要不谁能坚持一宿
不睡觉。老秦说，来大的犯法不说，谁
把谁赢够呛也不落忍。这都是辛苦钱
啊！包括我，你们别觉得我有啥“外落
儿”，现在谁还敢啊。可这晚老秦还是
赢了点。谁赢了都会高兴，老秦回到
家这高兴劲还没过，就咯吱被窝里的
老婆……这一天，两口睡过了头，被五
组的秧歌队堵了被窝子！

那天，本来是沉脸人老秦笑得比哭
还难看。也难怪，现在的秧歌队都用汽
车拉着，航空兵似的，自天而降。

“要是不从咱家开始就好了。”过
后，老婆红着脸说。

“那怎么可能？”老秦说。
历年都这样，不管哪组秧歌队

进村，先给村中的老秦拜年。然后
再去村东头，按街巷一家家打场。
当然得是事先接了喜帖的。接喜帖
的人家要准备茶水、烟、糖和赏钱。
老秦当然更不能例外，不仅准备那
些东西，他的赏钱还要比别人多。
当然，秧歌队先来给他拜年，跟赏钱

多少没关系。
就冲这开年“头一个”，就显出

了我老秦的与众不同。我老秦该这
样。老秦这样想，乡亲们更这样
想。假若不这样想，假若不是老秦，
换了别人：秧歌队先进村中给某一
个人打场，然后再去村头挨家轮，不
给骂出来才怪！

就冲这一点，也够老秦自豪一阵
子！

老秦还有更自豪的呢。去年，一
下两个组的秧歌队同时进村涌进他的
院子：哈，别说舞龙，人都盛不下了。
一向沉稳老辣的老秦都有点乱方寸，
给他拜年的人太多啦。七嘴八舌头
的，他都听不清他们都说些啥拜年
话。后来一声哨响，锣鼓声停，秧歌队
的人后闪围起圆场，场中间只剩了穿
着小红袄、叼着哨子的会首熊二爷；只
见熊二爷抬左手一把抹去胡子上的鼻
涕，右手举起了小彩旗；随着唢呐响
起，熊二爷亮开嗓门唱：

锣鼓响、鞭炮鸣
秦府挂着红灯笼
红灯笼、红对联、红挂钱
秦员外的日子好红火
二组秧歌队来拜年……
秧歌队走出好远了，院里只剩了

他和老婆。看着满地的爆竹屑，老秦
耳边还回响着熊二爷的声音。老婆
说：“这个老熊头到谁家也是这句话，
只是把姓改了。”老秦说：“这个你不
懂。秧歌是老辈子留下来的，跟着留
下来的还有那些老称呼，这叫文化。”
其实老秦很得意“员外”这个称呼。他
觉得用在他身上是最恰当的。至于别
人，那都是虚的。

匆匆吃罢早饭，两口把过年脱了
的新衣再穿上，然后忙活了起来。老
婆把一只擦得锃亮的高腿桌子搬到
房檐下，然后往桌子上放茶壶、茶杯、
糖果盘……老秦却挥起大扫帚扫本
来很干净的院子。看他扬场似的，老
婆赶紧喊他：“你轻点。别尽顾你自
个！”老秦干脆就不扫了，开始到仓房
拿鞭炮。

鞭炮是必须到院外放的。等秧歌
队快到的时候一齐点燃。等老秦出来
的时候，院外已经像往年那样等了许
多人。这些人都是来老秦家看秧歌表
演的，因为秧歌队会先来老秦家。当
然老秦有啥需要帮忙的吩咐下就是
了。比方放鞭炮，只要老秦一声令下，
那七八个捻就一齐点燃了。因为这些
人的嘴里都叼着烟。

人们帮老秦把一万头的鞭挂到树
枝上的时候，锣鼓声也近了。

于是人们说：“快了，快了！”有的
人都把烟火对准了炮捻。而老秦赶紧
招呼他们：“先别乱来。”

老秦觉得锣鼓声有点不对劲：看
样秧歌队今年不是“空降”我家门口，
是村头了。这也好，扭着进村，来到我
家，也让村民少些难堪……嗯？不对
呢，听声音不像是直奔我家的样子！
村头一家鞭炮响了，夹带着冲天的礼
炮，秧歌队从那里开始了。

快傍晌时，秧歌队才轮到老秦
家。先是秧歌进院，接着高跷进院，最
后是龙进院……龙在老秦的院里耍的
时间最长，而且舞得最精彩……一声
哨响，锣鼓声停。秧歌队的人后闪围
起圆场，场中间只剩了穿着小红袄、叼
着哨子的会首熊二爷；只见熊二爷抬
左手一把抹去胡子上的鼻涕，右手举
起了小彩旗；随着唢呐响起，熊二爷亮
开嗓门唱：

锣鼓响、鞭炮鸣
秦府挂着红灯笼
红灯笼、红对联、红挂钱
村主任的日子好红火
二组秧歌队来拜年……
老秦老婆扒老秦耳朵说：“这老熊

头到底是把词改了。”
老秦刚要说啥，锣鼓骤然响起

了……而且越来越大，老秦竟感觉
像洪流涌动！

接会

弦
歌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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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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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朝鲁门 作
海风 译

铁栏杆
凭靠我伫立
却未曾解去
我的一丝忧愁
还有那些繁星
一闪一闪
敲击着铁栏杆
柔婉的细语
从那云隙间
似故事洒落
远方的歌谣
隐约往返于
这座城市的
孤白小桥之上
桥的两头
仅有两步之遥
那轮皓月的细语
永不能逾越
远方的歌谣
隐约往返于
这座城市的
孤白小桥之上
皎洁的明月
为渺小的湖水
年年岁岁絮语着
她忘却了啁啾
独自漂浮在湖面
明月不想
为每一条树枝上圆满
跋涉到苍老
只为陶醉每颗星星的歌谣而
折去万寿
独自漂浮在湖面
真爱的意蕴
生长在花和月约会点上
追讨着亘古的昨天或
烟雾中迷蒙的明日话语
铁栏杆
凭靠我伫立
却未曾解去
我的一丝忧愁

月亮的细语

□梦阳

东风 才叩开杏花这座寺庙的红门
蜜蜂 便俯身捧起花蕊的经卷
朝夕嗡嗡嗡地诵读
直把 生活诵出蜜来

杏花开了

译草
原

冬之叶 哈丹宝力格 摄


